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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雪与大合唱
他们在庄稼收割的田园前唱，新鲜的粮食
就是歌唱的背景。他们唱天气晴好，秋天
抓紧收获，他们唱秋雨过山，黄豆和红薯
快耽误到地里了！乡亲们，在乡村的
劳动间歇歌唱，他们用一首首老歌
擦拭秋天的恩典，下雪了！雪是大合唱的
华彩部，村歌里叫高声唱，高声的雪
下在乡亲们的合唱队里，把进村路和
田园都印成歌谱，雪下面拱动着小麦声部

孩子们的歌
孩子们唱小学校教的歌，红艳艳的，好听
这样好听的孩子们的歌，只有在青山绿水间
才那么清亮，叮叮当当，像一堂诗词课
那么有板有眼，有韵脚有调门，那么经典
可以列入任何教材，孩子们唱人唱太阳
光阴和读书声，唱禾苗和汗滴禾下土
他们的歌唱排比、象征、比喻拟人
那么儿孙满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那么像新收下的粮食啊，一窝蜂颗粒归仓
女人们的歌声秋高气爽
只有落下叶子的树木，才更像一群村里的女人
何况她们的歌唱实在果实饱满，她们排队
分行，就像一口秋水盈盈的池塘，水花
怎样排队她们就怎样排队，村里的女人们
在秋天最先轻盈，她们比着秋天的样子落叶
秋天的腰身就是她们的腰身，秋天的嗓音
就是她们的嗓音，秋天的调门起高了
她们的调门就是——秋高气爽

干部们唱歌很好看
干部们唱歌时很好看，表情和声音
都像松林和果园，就是说像风，吹过
三月五月，像雨，下到七月八月
像他们来来往往村路，婉转劲头像和声
就是说像笑脸，像向日葵那样饱满，像好山
好水那样的质感！干部们，放下矜持他们
就是乡村一首新歌，整个乡村给他们打节拍
风那样打水那样打，让干部们唱歌很好看

大歌星一身烟尘
远道而来的大歌星，在村歌的烟尘里
拔节，像秋冬园子的油菜、各样秋蔬
像河里云堆也似鸭鹅，大歌星
在乡下可着嗓门歌唱的秋风中，接一回
鲜灵灵的地气，把自己变成天地的音箱
每首歌都闪着秋天的光芒，远道而来
的大歌星，把自己唱成一棵冬白菜
一穗新苞米，一园子的风声雨声，一
身的烟尘，让自己走不出乡村歌季

    柒木匠，是我们那一带最后一个木匠。
乡里人惯以排行称呼手艺人，他本姓葛，“柒”
是其在本家兄弟中的序齿。据他自述，祖上
皆是鲁班门人，传承至他已不知多少代，是正
正经经的“门里师”。这在师徒相授的年代，
是旁人艳羡不来的渊源与底气。

木工行当自古便有“三年学徒，五年半
足，七年才成大师傅”的老话，门里师的优势
在行内尤为凸显。寻常徒弟入门，先做年余
杂活，方能学辨识木材、运用工具、修习基本
功，三年五载难得出徒；门里师自小耳濡目
染，得父叔兄长亲传，早早练就扎实功底。故
而行话有云：祖传木匠本领高。

木工曾是吃香的行当。盖房所需的梁檩
椽柱，成婚所需的桌椅橱柜，农耕所需的犁耧
耙锄，丧葬所需的棺椁寿材，皆离不开木匠。
好的木工师傅处处受人敬奉，住家承揽活计
更是备受优待，算得上旧年乡间令人向往的
营生之一。

柒木匠最辉煌时，方圆数十里，凡盖房嫁
女，皆以能请他做掌墨师为荣。即便他工期
排满，主家也常登门恳请抽空掌眼。他精通
土建木工，手艺过硬又极为守信，且见多识
广，四里八乡无人能及。他以匠门后人自居，
自带“吃饭坐上席，喝酒先举杯”的意气，性情
豁达豪爽，这份气度，深得乡邻敬重。

他家院落邻河而筑，大门斜对一座不大
的青石拱桥。乡邻们来请他做木工，逢着家
中无人时，便在桥上守候。有时不过半日工
夫，桥上便能凑出一席人的热闹。柒木匠回
来瞧见，总会笑着招呼大家进屋吃茶饮酒。
粗茶、浊酒、家常小菜，总能把等待的焦躁化
成热闹的情谊。酒至半酣，话匣子打开，往往
热闹到半宿才散。那拱桥，渐渐成了村里最

聚人气的地方，也成了他手艺与声名的见证。
我初识柒木匠，是在村东头表嫂家的新

房上梁宴。“上梁”是早年农家建房最隆重的
仪式，偷梁、包梁、祭梁、抛梁、上梁一套流程
下来，要欢庆忙活好几日。上梁当日，掌墨师
是整场仪式的核心。柒木匠的高光时刻，也
莫过于贺梁高潮环节——抛梁。

彼时，堂屋正中的横梁系着红绸，柒木匠
稳稳地立于梁上，手提一只贴着福字的五升
斗。斗内盛着小馒头、花生、糖果等吃食，混
以五谷杂粮与零星银钱，五色相间，格外惹
眼。他微俯身扶住横梁，单手抓取斗内物什
撒向人群，同时朗声吟唱抛梁祝辞，嗓音洪亮
醇厚，祝辞一句一顿，韵脚清亮，穿透嘈杂人
声：“抛梁——抛到东哟！”尾音拖长，扬手撒
出一把物什，紧接着又道：“日出东方——满
堂红哟！”

话音刚落，梁下众人便齐声喝“好”，旋即
争相哄抢这些据说沾着福气的吃食与银钱，
锣鼓响器也马上敲打得更加欢腾。一时间，
吆喝声、锣鼓声、叫好声交织成团，一派喜气
洋洋。

我挤在人群里踮脚聆听，只在喧闹中听
清前一段祝辞：“抛梁抛到东，日出东方满堂
红；抛梁抛到西，麒麟送子挂双喜；抛梁抛到
南，子孙辈辈出状元；抛梁抛到北，囤囤白米
年年满；抛梁抛到中，代代儿孙做相公。”后续
字句便被此起彼伏的叫好声淹没，再也听不
真切。

待斗中物什撒尽，柒木匠直起身，将系着
红绳的五升斗缓缓放下。空斗落地的瞬间，
他再度朗声高呼：“金斗落地——一本万利！”

人群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叫好声，锣鼓
唢呐亦再度激昂，久久不息。

此时天光微明，晨曦中的柒木匠脊背笔
挺，脸上神采奕奕，透着几分庄重威仪。也正
因着这一幕，此后多年，我对木匠始终怀揣崇
敬，总觉着他们比漆匠、篾匠、铁匠、石匠等其
他匠人多了几分神气。因为，他们能站在农
家最看重的梁木之上，将吉祥与希望四向抛
洒，那郑重的模样，让人肃然起敬。

除了掌墨盖房，柒木匠最得意的手艺便
是打造嫁妆。邻近村落女子的嫁妆，多出自
他手，他还曾赴邻县承揽活计。他为几位堂
姐做嫁妆时，我常凑到跟前围观。他便打趣：

“莫急莫急，等碎女子寻了婆家，表叔给你打
套最好的，用红椿木做个梳妆台。”

我便拿眼瞪他：“我才不要嫁妆，我要听
你摆古经。”

他就哈哈大笑，骂我是个笨女子，然后细
细讲红椿木梳妆台的难得与好处。絮叨一
阵，见我一脸不耐烦，便转而乐呵呵地讲起一
些老古经。那是我所欢喜的，百听不厌。

柒木匠擅讲鲁班轶事，他教我们背诵祖
师留下的口诀：“凳不三，门不五，床不七，棺
不八，桌不九……”每一句都能牵出一大段门
道，内里既藏着选材下料的玄机，又暗含谐音
寄情的巧思，承载着乡人对寻常生活的诸多
美好期许。句子朗朗上口，我们当作童谣吆
喝着玩儿。

打嫁妆本就是细法活，既显手艺，更通人
情。柒木匠不仅手艺过硬、善辨木性，更深谙
乡邻光景。当地哪种木材上佳，哪家能承办
得起何种规制的嫁妆，他心里门儿清。无论
红椿、楸木这样的“木王”，还是白杨、枞树等
寻常木材，经他选材、下料、雕刻、拼接、打磨，
总能打出极合主家心意的嫁妆。

他打造木器，喜用榫卯结构。传统的管

脚榫、槽口榫、燕尾榫等各式榫卯，如人体关
节般筋骨相连，无需一钉一铆，便能让家具历
数十年光阴仍稳固如昔。因而，经他手打造
的 木 器 ，不 仅 样 式 精 巧 、做 工 优 良 ，且 经 久
耐用。

不知自何时起，工业化浪潮悄然漫进乡
村。新式家具批量问世，样式新潮，价格低
廉，生产迅捷，一举打破了传统木工“慢工出
细活”的从容与考究。柒木匠家门前的小桥
上，往来行人渐稀。他的活计，只剩些许修
补 老 物 件 的 零 星 差 事 ，以 及 偶 尔 为 人 定 制
寿枋。

曾经意气风发的匠人，倏忽已是华发老
者。他腿脚虽不再灵便，但每逢修补旧物，仍
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只是，这般活计也慢慢
少了。近十年，柒木匠彻底歇了业。如今，方
圆十里仍唤他一声“柒师傅”的，不足五人，多
数人已唤他“柒表爷”。

闲不住的柒表爷，终日掂着一把乌黑油
亮的门公尺，在门前的小拱桥上转悠。瞧见
谁家买了新式家具，便驻足观望或伸手摩挲
一番，比比划划间，或摇头或点头，似在观照
新旧手艺的优劣。回到家中，便常会搬出祖
上传下的工具箱拾掇一番。箱子外层已斑
驳老旧，内里的凿子、刨子、锯条、墨斗等工
具，却被擦拭得锃亮如新。这只工具箱已闲
置多年，他却仍宝贝得紧，年年入夏、头伏或
遇上连阴雨天，总会翻出来晾晒一番，乐此
不疲。

我每每回去，见他掂着门公尺在门前的
小桥上晃悠，目光飘得很远，有时喃喃自语，
心下总会生出几分恍惚，恍然觉着他是站在
一座通往时光的拱桥上：桥的这头，是苍颜华
发的他；桥的那头，是榫卯交错的岁月。

    那个夏日的汉江之夜，被两岸灯火
轻轻托起。游船剪开波光粼粼的水面
缓缓前行。前方，汉江二桥横跨两岸，
桥上穿梭不歇的车灯连成一道流动的
光河。我独立船头，凝眸望向深邃的夜
空，几十年前旬阳汉江渡口赶渡的光
景，突然从记忆的底片上缓缓显影，清
晰如昨。

那时候，我在旬中读书，家在汉江
南边，每周回家一次，往返都要坐船渡
江。我总偏爱返校时，坐在江南岸边那
块被岁月磨得温润的青石上，面向县城
方向，饶有兴致地打量江对岸那些匆匆
赶渡的人，看人间烟火在渡口氤氲，看
百态人生在江畔奔走。

那时的渡船，没有正经的码头。县
城那边，一条青石台阶从街口延伸下
来，接上一段开阔的、布满沙石的河滩。
水畔处，船夫临时搭起一块窄窄的跳板，便成了众人登
船的地方。

我记忆里最鲜明的，是渡口的汽笛声响起的那一
刻。那声悠长的鸣响，像一道号令。一瞬间，原本散漫
的人们突然加快了步伐，三三两两的身影汇成一股人
流，齐齐涌向那道青石台阶。赶渡的争分夺秒，便从这
里拉开了序幕。

最先从街口蹿出的，总是几个半大的年轻人。他
们踩着青石台阶飞奔而下，身影迎着江风轻快跃动。
到了沙石滩，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弯腰捧起一把细沙朝
同伴扬去，旁人当即笑着还手。嬉闹追赶间，脚下的沙
石腾起阵阵轻尘。忽有一人跑跳时被石头绊了个趔
趄，差点撞倒一旁的同伴，惹得一阵笑骂；又有一人心
急，想直接从河滩跳上船板，结果脚下一滑，“扑通”一
声掉入水中，被七手八脚拽上船时，已成落汤鸡。哄笑
乍起，惊飞了江边三两只水鸟。

人群里最惹眼的，是那位穿红色布衣的大姐。她
身形敦实健壮，背上用粗布带牢牢裹着一个幼儿。小
家伙头枕着她的肩头，小身子随着她的步伐轻轻晃动，
显然是睡熟了。她左手提着一个印花布包袱，沉甸甸
的分量坠得身子微微倾斜。身前，一个四五岁的小女
孩，梳着翘翘的羊角辫，像只快乐的小麻雀，紧跑几步，
立足回望，等妈妈靠近了一些，又蹦跳着向前蹿去。

人群中，还有一对慢悠悠走着的身影，看那模样，
应是刚成婚的小夫妻。男人穿着挺括的中山装，肩上
挂着军绿色的帆布挂包；女人着一件浅底蓝碎花的确
良衬衫，腰身收得妥帖，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直垂腰际。
二人挨得极近，却总保持着一前一后的半步距离，那是
独属于那个年代的腼腆，是藏在眉眼间的分寸与矜持。
男人时不时侧过脸，倾听女人的细语。走走停停间，行
至水边那截颤悠悠的跳板前，男人自然地侧让一旁，女
人向前小心翼翼地踩上跳板。男人的手随即在她身侧
虚虚张开，目光紧紧锁着她的身影，直到她稳稳落在船
头，才紧跟着一步跨上去，悄然收回那只悬空的手。

几位大叔夹在人群中，负重而行。竹编的背篓里
装满油盐酱醋和农具，压弯了他们的脊梁，也压深了眉
梢的疲惫。他们沉默着，脚步沉重而扎实。到了船边，
他们也不客套，互相搭把手，把背篓一个个递上船，寻
个角落坐稳后，纷纷掏出腰间磨得发亮的旱烟袋，按实
烟丝，擦燃火柴，你给我点，我给你递。袅袅的烟雾升
起，被江风轻轻吹散。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最后上船的老人。他拄着一
根磨得光滑的木拐杖，背弯得像秋后的稻穗，花白的头
发被江风吹得紧贴额头。从汽笛响时他便动身了，奈何
一步一顿，半步一挪，渐渐被熙攘的人群抛在了后头。
他努力地向前赶着，满船的人都静静望着、等着，无一人
催促。他终于挪到水边，船夫伸出结实的手臂，将他慢
慢搀过跳板。船舷边的妇人默默挪动身子，让出一块位
置。老人坐下，长长舒了口气，歉意地向大家点点头。

这时，船夫解开缆绳，竹篙往岸上用力一点。“呜
——”汽笛声又一次响起。渡船缓缓离岸，在江面上犁
开一道深深的痕迹，向我这边迤逦而来。我猛地从青
石上跃下，踩着硌脚的碎石路，向着江边飞奔而去，我
也是赶渡人，赶着这班船，赶回旬中的校园。

几十年光阴，倏忽而过。汉江依旧潮起潮落，风劲
儿不减当年。那只渡船，早在日复一日的摆渡中，没入
了汉江深沉的记忆里。而我，曾经的赶渡人，如今登上
了亮堂的游船，却没有了当年赶渡时的匆忙与期盼，也
没有了赶渡人心中那份奔赴远方的热忱与梦想。

    一场大雪，悄然为整个乡村换上了新装：房顶、院坝、菜园，
还有远处叠嶂的山峦，都覆上了毛茸茸、胖乎乎的雪被，顺着地
势自由铺展。四下一片寂静，鸟雀噤声，牛羊安静，山歌也歇
了，唯有溪水在积雪下汩汩流淌，那声音，像极了爷爷熟睡时的
鼾声。寒冷的冬日里，乡村万物仿佛都沉入了甜蜜的梦乡。

打破这片寂静的，是此起彼伏杀年猪的声响，从一个院落
沸腾到另一个院落，从一个村庄热闹到另一个村庄。刀儿匠
们在这个季节最忙碌，他们手脚麻利，干完一家，又匆匆赶赴
下一家。茫茫雪地上，褪净了毛的猪横架在大木缸口，露出一
身白得晃眼的皮肉。刀儿匠抱起一只猪脚，凑在嘴边，鼓起腮
帮子往里吹气。那猪身便眼见着一点点胀大、滚圆起来，愈发
显得丰腴可爱，喜得女主人进进出出，脸上都挂着掩不住的笑
意，满是幸福光景的骄傲。

吃庖汤宴，是乡村的盛事。左邻右舍都来了，大人小孩都
来了，屋里屋外摆开桌子，支起席面。往日的些许芥蒂，在蒸
腾的热气与香气中悄然消融；平素的情谊，在碗筷轻碰与酒香
氤氲间愈显醇厚。整个乡村，在这时最为和谐。

母亲终于停下了田间的忙碌，重新拾起久违的针线，坐在
暖融融的火塘边，一边挑花绣朵，一边轻声哼起民歌。我们几
个孩子便立刻乖巧地围坐到她身旁，一会儿递上一个刚剥好
的烧土豆，一会儿又捧去一块热乎乎的烤红薯，一个个都眼巴
巴地盼着她能先给自己做新衣、扎新鞋。

只见她把父亲和自己穿旧了的衣衫一件件翻找出来，挑
出那些尚且完好的布料，一片片仔细剪下。碎布在她手中仿

佛被赋予了生命，像变戏法似的，渐渐成了棉衣、棉裤，还有一
双双厚实的棉鞋。我是家里的老大，往往要等到最后，才会收
到她的礼物。那时，窗外天色多半已经透出朦胧的晨光。我
迫不及待地穿上新鞋，钻回被窝都舍不得脱下。梦里，我仿佛
能飞檐走壁、腾云驾雾，在无边的田野飞奔，快活得像是拥有
了全世界。

我从未想过，我的世界会突然坍塌。十二岁那年，母亲骤
然去世，离开了我们。那时，最小的弟弟才刚满三岁。

送葬的队伍在雪地上缓慢挪动，唢呐声在山野间呜咽。
我端着母亲的灵牌，走在队伍最前面，任凭布鞋在泥浆里搅成
泥坨，任凭泪水在眼眶结成冰凌。这条路，真的好长好长，真
的好冷好冷……路旁的积雪，白得刺眼，像一把把盐，撒在我
滴血的心上。

从此，没有母亲的日子，只剩寒风呼啸、大雪纷飞。那些
岁月，比黄连还苦，刻骨铭心，痛彻肺腑，终生难忘。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村里很多人都摇头叹息，
说：“那一家人，怕是完了！”

可谁也没想到，我们竟硬生生地挺了过来。全凭着父亲
那超乎寻常的坚韧，扛住了生活中的重重艰难，才让我们兄妹
几个始终没有辍学，终于走到了今天——这柳暗花明的现在。

我们兄妹几个，就像随风散落在悬崖上的野草，枯荣由
天，自然生长。饱一顿，饿一顿，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疼爱。也
许是生活所迫，最后都出奇地通过考学跳出了农门，离开了家
乡。我们与家乡的路，越走越远。关于老屋和雪的那些记忆，
便日渐模糊。

城里，是很少看见雪的，但是每到下雪的季节，我们都会
相约回一趟老家，给母亲上一次坟，看一场老家的雪景，吃一
次老家的庖汤。

我带着妻子和孩子们，跪在母亲的坟前。她们都没见过
我母亲，时常问我母亲长什么模样。其实，时间久了，我也忘
了母亲到底长什么样子了，只是感觉母亲很美、很慈祥。看着
眼前那一堆硬生生的石头，我忍不住又一次泪流满面，心里无
数次默念：“妈妈，你要是能活到现在，那该是多么幸福！”

看见我在流泪，妻子便赶紧支走孩子们，独自留下来陪
我。我们坐在母亲坟前的拜台上，仰面朝天，任雪花纷纷飘

落，一层层堆积在脸上，久久无语。突然，她说：“老公，还记得
你去火车站接我的那天吗？”

我回忆了一下说：“永远都不会忘，那天也是好大的雪！”
那年那月，单位都放寒假了，我却始终没有离开，一个人

躲在宿舍里读书写作，焦急地看着墙上那本日历一天天变薄。
没事了，就去雪地里走走，漫无目的地闲逛，却常常鬼使神差
般地逛到火车站去了，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满身积雪，
伫立在车站的月台上，看着一列列火车吐着白气进站又出站，
恍无所依，心里空落落的，又似乎在特意守候着什么。

终于有一次，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
身影：她，着一袭红衣，扛着一口硕大的皮箱，在艰难地下车。
我赶紧跑上前去迎接，两人几乎同时惊讶了。她说：“你咋知
道我今天会来？”

我说：“我猜的！”说完就扛起皮箱带头往前走。
她走铁轨的左边，我走铁轨的右边，穿过了一个又一个火

车隧道。我们用一个下午的行走，谈完了这一生的恋爱。当
我带着她，在风雪交加中回到老家时，一院子的人几乎都沸
腾了！

从记忆里回过神来，我深情地望着妻子说：“老婆，感谢你
给了我一个完整温暖的家！”

只见她站起身，撇一下嘴说：“我啊，这也算是赌了！”
我们起身回到叔伯们的家里，父亲又一次提起要恢复老

家的房屋，要回老家来住。这次，妻子没有阻拦，算是默认同
意了。是啊，我们永远也不能忘了家乡，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自
己是哪里人了！

我们与父亲道别。雪依然在下，车窗缓缓升起时，我对孩
子们一字一句地说：“记住，这里是我们的根。要记住家乡的
雪，更要记住在雪中等我们归来的人。”

车子缓缓启动，在后视镜里，父亲的轮廓渐渐消融在漫天
飞雪中。那些洁白的雪，静静覆盖着母亲的坟茔、沉默的老
屋、热闹过的院坝，以及我们走过的路。

雪，就这样年年落下。它落在记忆里，也落在心坎上；覆
盖着过往，也映照着前方。而我们无论走出多远，都将带着这
一身纯色，在每一个飘雪的季节，找到回家的方向。

雪还在下着，纷纷扬扬，仿佛永远不会停，永远也下不完。

    秦头楚尾的山城白河，是一方美丽却并不富饶的
土地。白河县邮电局刘道兵同志的故事，至今仍在当
地流传。

1980 年，年仅 19 岁的刘道兵，从全国劳动模范的
父辈手中接过绿色邮包，带着父亲的嘱托、母亲的叮
咛，踏入了邮电行业，从此一干就是十七年。十七载风
雨兼程，他不知爬过多少山、越过多少沟、走过多少路、
淌过多少汗。他于 1992 年被省邮电管理局评为“通信
安全生产先进个人”，1996 年又被省邮电管理局评为

“八五”建功立业先进生产者。
他最初负责的双河邮路，全程约六十公里，沿途要

翻越一座大山、横跨两处悬崖、穿过五道山岭、九道沟
壑，还要蹚过十几条河流。盛夏时节，他顶着烈日穿梭
在山山岭岭，汗水浸透衣衫；隆冬腊月，大雪封山，他总
是第一个踏开雪路，腿上冻出一道又一道血口。在刘
道兵的坚守下，双河邮路的报刊订阅人数逐年递增，这
条邮路也首次荣获“红旗邮路”的光荣称号。

1991 年，组织上将刘道兵调入市话机线组，担任
市话机线员。为满足用户的需求，刘道兵省吃俭用购
置专业书籍与修理工具，潜心钻研理论知识，虚心向老
师傅请教经验。无数个不眠之夜，他在灯下苦读；无数
次实践摸索，他终于精通了线路维修的各项技能。

他家中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妻子患有神
经衰弱。有一年水稻成熟时节，因无人收割，稻谷在田
里发了芽，妻子只得拖着病体抢收。那年腊月二十五，
刘道兵因胃痛难忍，准备前往医院就诊。谁知前脚还
未跨出家门，就接到西营乡电话线路被高压电击坏的
求援通知。他二话不说，抓起工具便赶赴现场。

最令人难忘的是 1996 年那个雨夜。瓢泼大雨倾
盆而下，河水暴涨，水文站的电路被洪水冲毁，水情电
报无法及时发出。水文站的领导与值班员急得团团
转。深夜一点半，刘道兵家中的电话急促响起，他得知
情况后，放下话筒，抓起手电筒、脚扣与安全带，冒着暴
雨冲进夜色。他沿着山路爬山过沟，一路上摔倒了又
爬起。经过艰难排查，故障终于被排除，水文站的电话
重新接通。电话那头，水文站领导激动得连声致谢，刘
道兵热泪回应：“这是我应该做的。”

如今，刘道兵已退休多年，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邮电人。

村歌嘹亮
刘云

邮路弯弯
吕世意

柒 木 匠
王仁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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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歌

赶 

渡

何
昌
平

瀛
湖

第1475

期

港
湾 

     

黄
海
林 

作


